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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台州06

横峰山水入梦来

□台州话

颠倒的“呼吸”
郭建利

台州人蛮幽默，说话

故意反着说，相当于“颠倒

歌”：“一觉睏到九更九，只

见外面贼咬狗，连紧端墙

布梯望，只见冬瓜背贼走。

瞎眼人相着，聋耳朵听着，

蹩脚连紧追，赤脚绊柴株，

仰转一跌跤，黄泥捺肚

脐。”

陈连清/文 沈益峰/供图

温岭横峰，因境内一座横峰山而得

名，山不大，孤立着，东西走向，两头小中

间大。高不过百米，南北进深也就百来

米，东西长在两千米，像是一条盘踞着的

苍龙。

登上山顶，极目远眺：西边有一条南

北走向的行道，道旁一条小河清澈而野

趣横生；东边一条大河穿境而过，河岸，

横峰街屹立着；南边是莞渭片的十个村，

大大小小的渭渚静静地卧在纵横交错的

河流之中，禾苗青青，波光粼粼，那景色

宛若临海的“桃渚十三渚”。足下，麦垄层

层，剪豆豌豆枝繁叶茂，紫色的豆花和坡

上映山红辉映成趣，吸引众多的小蜜蜂，

编织着一个个甜蜜和美丽的梦想。

一

往东下得山来，温岭中学宗文遗址勒

石而立，还原着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琅

琅书声，诉说着温岭曾经最高学府的辉

煌。站在大河岸边，回望那山，不禁诵起苏

东坡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此诗恰似为横峰山量身而作，写那山

的古今变迁，写那山中沧海桑田密码的幽

深。

横峰山西边，楼旗尖、方山、雁荡山脉

绵延不绝。“万米尖”山腰是长大岩，建有

恢宏的庙宇，楼宇层叠，梵音缭绕，钟声悠

扬，召唤着红尘中人们劳碌和焦躁的灵

魂，也使世代长眠在这山那山无数的横峰

故人得以安息。往南延伸的终点叫“下望

头”，这里濒水，过去是捕鱼码头，也是水

路通往城关和温峤的十字交汇处。

二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不知多少次

随队里社员，撑着小船泊于下望头，挑着

粪桶和猪栏上山。虽然山不高，但大家挑

到园地里也早已汗流浃背。

许多人家在山上还有自留园，我家就

有一张“桌面”，在一块巨石下，那些年，年

年种植马铃薯以充饥。我的姑丈有一天去

开荒，抡起耜锄重重地往地里挖，只听“啪”

的一声，挖到了一只缸，油光锃亮的缸被砸

去一角，白花花的银子撤满一地。这是兵荒

马乱年代这里的富人埋下的。

1984年3月17日，温岭琛山乡莞渭童

村的一个村民，在下望头西坡的坡地上挖

坟穴，碰到了一个硬物，小心翼翼将其逐一

刨去泥土取出，仔细一看，是一个铜盘，黑

乎乎的，口径61厘米，高26厘米，重22.5公
斤。盘子刻有十分考究的各种花纹，凹凸有

致，疏密得宜，富丽华美。盘中有一条蟠龙，

龙头昂起10厘米高，似乎要跃出盘面，腾空

而去。村民将这奇特之物搬到家中，围观者

里三层外三层。后经专家耿宝昌鉴定，这是

国家一级甲等文物，名曰青铜夔纹蟠龙盘，

为3000年前商朝晚期的文物。

三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

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

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

歌的旋律是多么的熟悉！一条大

河，穿境而过，穿街而过，流淌在温

黄平原的腹地，流淌在横峰人民的

心中。

这条主干河流，在这里交汇，

南至太平水道的终点，北达路桥椒

江黄岩的南官河；西经温峤、江厦

隧道，流入滔滔的乐清湾；东经新

河，注入金清闸，归于浩渺的东海。

大河流经横峰这一段叫月河。

月河宽阔、挺直，水源丰沛，舟船如

织；河岸树木点缀，水辣蓼、水浮莲

和革命草丛生，蓝天白云倒映水中，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以街前

河道十字交汇处为原点，境内 200
多条河流发散开来，纵横交错，伸向

每个村庄，流入千家万户。南片莞

渭，更是一张巨大的水网，水连着

水，渚牵着渚，莞草勃发，芦花摇曳，

南宋诗人戴复古的诗也合这里的境

致：“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船阁

岸斜。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

芦花。”

上个世纪的许多年代，这里的

人靠水吃水，立体利用河道水系，在

河沿播养革命草等水上飘浮植物，

沤肥后用于肥田，或当作饲料；在水

面大面积养育河蚌种珍珠；河中放

养各种鱼类，同时发展淡水捕捞业；

河底种菱藕等。邱家岸的珍珠养殖

加工闻名遐迩，成了全国珍珠的集

散中心，人们在此播散种子，收获希

望。

宋人王观有诗云：“水是眼波

横，山是眉峰聚。”横峰的水是绵长

的，清柔的，坚韧的，多情的。它是横

峰人赖以生存的蓝色家园，是人们

精神蓬勃向上的源头活水。它更像

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令我不断回

望，难舍难分又难忘。

如今横峰的山水却是另一番景

象：山上草木葱茏，繁花似锦，山也

绿水也清。水经过从清到浊再到清

的转变，水草繁茂，岸柳依依，百鸟

翔集，鱼游浅底。这是一幅多么美丽

的画图啊！

我平生走过无数山川，华山的

五峰、泰山的中天门、黄山的鲫鱼

背、藏地的纳木错；大小三峡、湘江

洞庭、太湖鼋头渚、宝岛日月潭等。

但细细想来，总没有横峰山水那样

令人回味，令人向往，令人魂牵梦

绕。

曾见一则新闻：《教授拍“病床照”

向学生请假：暂时无法上课》，感觉很温

馨。看到老师的请假条，学生们纷纷祝

福老师早日康复。这位郑州大学老师则

以微博回应：“吸着气，呼着氧，挂着吊

瓶仰面躺……庆幸生还心情爽。”有网

友质疑：应该是吸着氧，呼着气……，把

呼吸搞错了。

我觉得网友不无道理。当然考虑到

押韵，改成“呼着气，吸着氧……”更好。

但从台州话的角度，教授所言亦对。

普通话里，呼的一个义项是，通过

口、鼻把气体排出体外，与吸相反。呼本

义指吐气，《说文解字》对其解释是“外

息也”。

但在台州话里，呼不是往外出气，

而是吸，跟普通话完全相反。气吸进

去，台州人叫“气呼进去”。如：住化工

厂横边，臭气呼多猛要生病。

所呼的对象不单指气，还指香烟、

饮料等。如酸奶弗酸猛，呼口拔晓得（吸

一口就知道）；豆腐浆休要呼完，底脚可

明有渣（豆浆别吸完，最下面可能有残

渣）；香烟呼一支。

普通话里的“吸”，台州话好像用得

不多。如吸铁石（磁铁）吸力蛮好，拨针

吸牢定（将针紧紧吸住）。

土话的“吸”还有“内陷”义。如：快

日昼爻，肚饿吸进开爻（快中午了，饿了

肚皮凹进去了）；乒乓打吸进开爻，用烫

水烫记拔呒告（用热水里浸一下就没事

了）。

表示“吐气”的词不用“呼”而用

“大”（本字待考，音借“大”字），文读（表

示大小的“大”有文白异读，文读 da，白
读do。但台州话“大虫”都是文读没有白

读），去声。

大：（烟气等）吐出，散发。例如：大

蒜啜落开，口气大出来死臭臭；阴沟里

气味大出来臭三间（散发出来的臭味很

大），实在臭猛；饭店乱装裹（胡来），油

烟大得居民窗头止；离休工资高蛮高，

勿管岁岁（年纪）多少大，有口气大大，

拔（就）好领钞票；土猪肉老实香点，煨

时烫气大出来拔晓得。


